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长期
从事青少年艾滋病教育防治工作的北京
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最近变
得异常忙碌。她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青爱工程现任形象大使康辉的抗艾巨幅
宣传画也开始在各地热闹的购物广场等
人流聚集地滚动播放。刚参加完湖南省
2023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月活
动启动仪式回京的张银俊，给我们讲述
了一个她与艾滋病防治长达近20年的
感人故事。

从青艾工程到青爱工程

做青爱工程，其实有一个慢慢摸索
的过程。2006年前后，我曾在原卫生部
的杂志社担任社长一职。当时，北京高
校学生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我们针
对这一群体做的一项调研发现，除了公
众认为的学习压力大之外，大学生自杀
原因44%与情感、两性关系有关。其中
一位女大学生的自杀原因是：她怀疑自
己感染上了艾滋病。这个调研结果深深
触动了我，我是个母亲，我也有孩子，如
何能让我的孩子避免类似的伤害？必须
从源头抓起。于是，成立一个社会组织
来推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想法在我的
头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2006年，在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教
育学会的支持下，青艾工程正式启动，当
时我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建青艾
小屋。

万事开头难。我们借用在中国教育
学会申报的“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用
电影课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的
应用研究”课题组的名义，开始给各地的
学校打电话筹集资金建小屋。在那个

“谈艾色变”的年代，我给全国600 多所
学校打电话全都被一一回绝。

不光钱难筹，人也难招。曾答应要
来青艾小屋工作的女孩也因为家人的反
对而作罢。

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也不理解，
纷纷劝我：“你这是在沙滩上建大厦！”

做青少年的性教育，就是在上游拧
上了防治艾滋病的水龙头。这事儿有价
值，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我来做。终
于，在青艾工程首位形象大使白岩松的
支持下，我们的第一间青艾小屋在辽宁
省抚顺市第二中学成立了。之所以叫

“小屋”，是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
寓意。

2009年，白岩松建议把原来的青艾
工程改为青爱工程。这个名字我特别认
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出于对孩子
们深深的爱吗？我们给予孩子们的不就
是让他们学会自爱、学会爱人吗？

青爱小屋在全国的快速发展是从
2014 年开始的。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各界爱心人士的热
心捐赠，在2016年青爱工程启动十周年
时，青爱小屋已在全国建成了625个，截
至今年已经有1334个，遍及全国29个省
份104个地区，直接受益人群有3000多
万。性健康教育终于由原来的“禁忌教
育”变成了现在青少年成长的“必要一
课”。据统计，2022 年新报告的艾滋病
病例中，经性传播比例达到97.6%，说明我们当
时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并且是超前的。

从中国到联合国

今年基金会得了两个奖：一个是“爱的教育
校园行”项目获得中华慈善奖；另一个是我本人
获得了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国际妇女
儿童教育成就奖”，获奖理由是表彰我和我的团
队在艾滋病防治教育与妇女儿童教育领域的贡
献。说我们探索实践的“性教育防艾模式”，获

得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高度评价，
被誉为是预防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社
会疫苗”。

获奖后，很多人问我，我们的“性教
育防艾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举个
例子，比如我们在云南盈江县开展项目
时，首先选择其中一个乡的6 所学校成
立青爱小屋做试点，并对学校负责这个
项目的老师进行专业培训，慢慢再扩大
试点范围，最后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对全
县的学校实现了全覆盖。为了更好地管
理，基金会在盈江县所在的德宏州成立
了青爱工作基地。在我们的带动下，云
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省教
育厅、省民政厅、省妇联等部门也都行动
了起来，启动了云南省的青爱工程基地，
与我们共建青爱小屋。就这样，短短三
四年间，青爱小屋便从一个乡复制到一
个县，甚至一个省。目前我们在全国累
计培训的师资已达22000人次。

后来，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我们对
伴随项目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
比如，为了解决艾滋病孤儿的问题，我们
在山西临汾资助了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
养和教育艾滋病孤儿的学校的用药和健
康教育指导，现在第一批学生有些已经
考上了大学。在做项目期间我们还救助
困境儿童35000余人。为了提高家长的

“防艾”意识，我们还在青爱小屋所在的
学校开设“家长课堂”。

今年，为了提高全民的“防艾”意识，
我们拍摄了大型公益电影《青爱》，电影
由真实人物故事改编，聚焦艾滋病患者
生存现状与困境，讲述了一段关于两个
少年自我救赎和被救赎的故事，主创团
队和演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目
前电影已经到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在明
年上映。

我长期生活在中国，有朋友对我在
美国获奖感到很奇怪。其实，这和艾滋
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有关，我们
这个项目，联合国一直都在关注。

2015 年 12 月，为了实现联合国在
2030 年实现“零艾滋”（零新发感染、零
歧视、零死亡）的目标，当时的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和我在北京
共同发起了“天下母亲，以爱抗艾”国际
公益签名活动，孩子和年轻父母成为签
名活动的主力军。

2016年9月，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
西迪贝率团参观了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
民族中学的青爱小屋，高度赞赏青爱的
做法，并激动地说：“我们所从事的青少
年性教育工作是最重要、最难做、最需要
勇气的工作，希望我们把这些成功的经
验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与联合国有了工作上的接触，我们
从 2016 年便开始申请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机构资格，2019
年终于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特别咨商地位。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获
得咨商地位后，基金会先后参加的与联
合国相关的活动就有37次。

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是：2017 年 3
月13日，我参加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
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1 届会议并
接受专题采访，对母亲教育、女性赋权等
相关议题做了重点阐述。此后，我陆续
参加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5、66、67
届会议。2019 年 5 月 4 日，我应邀出席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亚洲文明周”活
动，代表亚洲女性呼吁要关注男女平等、
消除性别歧视，关注妇女赋权和妇女儿
童受教育等关乎亚洲发展最紧迫的问
题；2022年9月，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1届会议的视频发言中，详细介绍了
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取得的工作成
果，并介绍了中国政府和民进系统的社
会组织在西藏和新疆开展教育支边和普
及防艾教育的经验……

我们以民间角度、民间语言向国际
社会介绍中国在人权发展、妇女儿童权
益保护、艾滋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就。
咨商地位的获得，为基金会深度参与民
间外交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广阔舞台。这

几年，我们收到的北京市外事部门的表扬信就
有4封，称赞我们对外讲好了中国故事、北京故
事，我自己觉得也挺自豪的。

今年的 12 月 1 日是第 36 个“世界艾滋病
日”，我们青爱工程的抗艾之路也走过了18个
春秋。今年艾滋病防治活动的主题是“凝聚社
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我们相信，在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零艾滋”
的目标一定能完成，至少应该在我们中国率先
实现。

张银俊，2006 年发起创立中国青

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

工程），现任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全

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专家组成员、中

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

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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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白

朱虹璇，青年戏剧导演、编

剧、话剧九人创始人。毕业于

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专

业。编导作品：《庭前》《春逝》

《四张机》《双枰记》《对称性破

缺》《征途》等。

听她们说们说

“戏剧之光，引领我们无畏前行”

话剧九人驻城演出季将于年底与北京观众见面，届时，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五部
作品会悉数亮相，其中，新戏《庭前》以律师夫妇郎世飖、尤胜男为主角，通过30年间的
十余桩案件串起了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作为民国系列的收官之作，值得期待。此
次，话剧九人的创始人、编剧、导演朱虹璇接受了中国妇女报文化周刊的专访，带读者
了解“话剧九人”这支从校园走向专业的剧团舞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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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璇：

■ 口述：朱虹璇 话剧九人编剧、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我们的十年之约

“话剧九人”是一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戏
剧团队，自 2012 年成立至今，已经迎来第 12
个年头。选择辞职做戏剧，是一条鲜有人走
的路。起初，我供职于咨询和互联网行业，对
我来说，它们只是一份工作，是我打工的饭
碗。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白天上班、夜间
写作。写作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非常喜
爱的一件事情，所以“跨界”对我来说不需要
一个非常铁腕的决心，或者说一次冲动。直
到有一天，我终于不用再那么为房租、生计发
愁的时候，我全职投入创作这件事就自然而
然地发生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会做很久，只是计划
先做个几年，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了，就再回去
上班，人总是要为生活考虑。我在2019年底辞
职，成为一名全职戏剧人。不巧的是，我的创
业才刚刚起步，演出行业就陷入了寒冬，话剧
排练受限、演出被屡次取消。可是在那个阶
段，如果我不坚持，大家可能就会坚持不下去
了，因为我是编剧和导演，我是那个挑大梁的
人，如果连我都不肯坚持，那剧团就散了。

九人剧团有一段渊源，当时我们还是北
大里的一个校园剧团，在毕业时，剧团的人在
散伙饭的酒桌上一起立下了一个十年之约：
不管未来从事什么行业、身在何地，每年我们
都要聚在一起做一部戏，连演十年。我是一
个比较重承诺的人，虽然“十年之约”是我和
同学们在酒桌上的笑谈，但是我可能比别人
记得更牢固。

我们也有过做不下去的时候。当时我想
的也很简单——硬撑，撑到10年。2021年是我
们的10周年，2021年过了，我就不欠谁的了，我
也没有对不起当年我们一起说过这个话的小
伙伴，可以回去上班打工了。但是到了那个时
候，我发现团队里有一些人还想继续做戏剧，
有更年轻的人甚至想要将戏剧作为他们的人
生事业。这时，一种责任感从我心中萌出，我
自问把这些人的梦想和希望置于何地？于是，
我决定再陪他们往前走一走，走到一个他们足
够成熟，自己也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再回
去上班。

当然现在，我可能再也不想回去上班了，
我已经适应了创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
起，不断地挑战难关，不断地背靠背往前走是
一件多么令人享受的事情。

我们剧团最艰难的时刻是账户里几乎没
有任何资金了。付不出场地租金，我们不得不
拼命找一些演出机会，四处奔波，像流浪者一
样辗转演出。可是，当我们觉得已经豁出去了
一切，却发现算下来半年只挣到1万块钱的时
候，我感到无比绝望，因为我们还要支付剧团
的运营费用，还要负担团队在外演出的食宿。
我问自己，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为了梦
想已经拼尽了全力呀。

当时散伙饭酒桌上的同学，有几位或以美
术设计，或以制作人、剧务的身份，一直陪伴我
们坚持了 10 年，其中也有很早加入我们的伙

伴，从兼职逐渐转到全职，像我一样开始以戏
剧作为一份事业。还有一些远在海外的朋友，
其间从未回过国，甚至都没有看过一次话剧九
人现场的演出。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每一行字、
每一首音乐、每一个图标，仍会不断被打磨、力
求精益求精。

两颗星斗的交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

《春逝》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以温柔
轻巧的方式讲述了“物理双姝”瞿健雄和顾静
薇深情而克制的相逢、相知、相惜，乱世中物
理所三人组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取舍的故事。
剧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
称的吴健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女
博士顾静徽，以及中国著名现代剧作家、物理
学家丁西林。

在最初进行《春逝》的创作时，我们并不被
外界看好。有人告诉我，话剧市场主要以女性
观众为主，并且女性观众更喜欢观看男演员和
男性角色。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喜好是
很重要的。如果要写这样的故事，就应该强化
男性角色或将主要矛盾冲突集中在具有魅力
的男性角色身上。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
喜好是很重要的。还有人认为市场上双女主
题材的作品太少了，他们使用了“冷门”这个
词，希望我不要期待这部戏会受到观众的喜
欢。但其实我并不关注作品是否具有某种市
场特点或流行度。首先，我不在意有多少人
喜欢双女主。我创作这个故事的核心原因
是，这个故事首先打动了我自己。在研究史
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吴健雄这样一位非常
伟大的女性，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她的一生
所经历的坎坷和她在意志上的坚持，直到现
在仍然是我的榜样。而顾静徽作为吴健雄的
导师，曾经陪伴她度过了一年的时光。没有
人描述过这段岁月，也没有人认为这段时光
对两个女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这
是两个优秀的女性、在那个年代都在走少有
人走的路的罕见的女性，在她们的人生旅途
中彼此交流与相互启迪，就像两颗星斗的交
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一样。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当我遇到与我有相似
经历的女性前辈或后辈时，我们之间所产生的
火花也同样如此。我们彼此给予的力量是巨
大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创作这样一个故事，希
望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历史上存在着吴健雄和
顾静徽这样的人物，让更多人了解她们。如果
这部戏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足够了。每一部
作品创作出来后都会自然发展，如同命运一
样。创作者不能过于固执地去控制太多，也不
应该有过多的杂念。

在实际观看过程中，女性观众其实非常喜
欢《春逝》。无论是在豆瓣上的留言还是现场的
评价，观众对作品都给予了热烈的回应和支持。

如果要问《春逝》的创作过程和我其他几
部作品有什么不同，《春逝》可能是我第一次敢
于在作品中袒露私人情感的一个作品，因为之
前的戏我会在主题或者思辨性的内容上面琢
磨得比较多，而写《春逝》的时候我想试一试，
不去考虑那么多宏大的问题，而是去挖掘一些
情感上幽微的东西。

最后《春逝》呈现出的效果还算令人满
意，这给了我多一点创作的勇气和信心，所以
在接下来的作品中，我也尝试了更多内心的
剖白。比如像《双枰记》之所以被很多观众喜
欢，一部分可能被其中一些思辨的交锋或者
深度的思想性内容所吸引，还有更大一部分
可能是被三个人的友谊打动的。三位男主角
程无右、郎世飖、卢泊安
于山河动荡之中展现出
的知己之情、彼此间惺
惺相惜，他们从少年时
期始于微时，多年以后
初心不改，三个人物之
间的情感互相勾连、互
相羁绊，也是一个情和
理交融的故事。

不仅仅是《春逝》中
的“物理双姝”，民国知识
分子系列中的女性角色，
如《双枰记》中的邵玉筝、
冯小寒，《四张机》中的马
水仙、陈慧茹、古娴，《庭
前》中的尤胜男，都以她
们独特的光芒，组成暗夜
中熠熠生辉的星群。有
时候，创作者会自然地调
用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
经历或所处场合去诠释
不同的人物，这是一个很
常见的创作规律。我其
实很难回答“哪个角色是
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
作品中很多女性角色身
上会有我的影子。比如

《春逝》中的瞿健雄会和
大学时期的我比较像，说
话直接、不够圆滑。而

《庭前》里面自在如风的
宋筠，她也很像我，更像
生活里的我，向往自由，
不愿意受到传统的束缚
……无论如何塑造，这些
女性人物在剧中都不是

“附属品”，她们都是充满
女性力量的重要角色。

前路崎岖，我是你们的同路人

如同《春逝》中顾静薇和瞿健雄这两代杰
出的女性物理学家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在我
的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前辈们、同龄人，以及
比我更年轻的初入职场的女性。我们这几代
人相互影响、见证彼此的成长。当我们被围困
时，女性间的友谊、鼓励、互助如前方如炬的航
标，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像顾静薇对瞿健雄
说：“请你相信，世人的眼光或许分男女，微小
的原子与核子却不会。我们的努力，终究是能
被看见的。”瞿健雄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会被认
为专业能力不足，被建议不要报考物理，因为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科目，年轻女性无力挑战。
即使她考上了庚子考试的第一名，也不会被送
出国留学。因为社会天然地会低估一个年轻
的女性能够坚持这样一个冷门学科并为之所
付出的意志力和坚韧性。顾静薇是一个35岁
的单身女性，她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年龄焦虑
对于未婚女性而言是普遍存在的。

显然，瞿健雄和顾静薇是当时科学领域中
的“少数派”，而“少数派”的定义是相对的，如果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具象化的衡量标准里，比如
在戏剧行业里面有多少女性创作者？从事导演
这样工作强度较大的技术工种的女性的总体人
数又有多少？像我一个北大学政治学的，毕业
后去干了咨询和互联网的工作，又出来全职做
戏剧，这样经历的人也许确实是所谓的“少数
派”。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拉得长一点，将前
人、后人都考虑进来，其实“少数派”也不是那么
孤独。我常常能够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时刻遇到
一些同路人，发现他们也走在所谓不那么大众
的路上，偏偏我们会被各种命运的机缘安排，让
彼此相识，并展开很深刻的情感交流。

在这次广州驻城演出期间，我有幸遇到了
一位观众，她是东南大学吴健雄奖学金的发起
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企业家。在专
程来观看《春逝》后，她给我发了一段话：“谢谢
你们的努力，中国女性的韧力不亚于任何人，
但尽在不言中的现实，让潜能流逝。我对生命
中一切机遇恩典之重刻刻不忘，终志为下一代
女生扩大机遇基础，期待代代潜能可更大地尽
情发挥，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散场时，这位前辈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你
们的同路人。”她没有多言，然后默默离开了。
我相信她肯定也是一个走在少有人走的路上
的优秀女性，那一刻，我并不因为我是“少数
派”而感到孤单，反而充满了能量。尽管未来，
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多交集，但是我知道我所做
的事情有意义，而她看到了这样一场戏，她一
定也会觉得她当年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我相信一定也会有看过《春逝》或者看过九
人戏的其他观众，在自己的那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上会受到我们遥远的鼓励。“少数派”的定义在此
时已不再狭隘。

这一次相遇也在激励着我。30多岁正是一
个人年富力强的时候，虽然没有了从前的活
力，虽然我时而在工作中会感到疲惫，但越是
这个时候，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退缩。我们需
要站到台前去告诉所有女性，女性可以有机会
成为优秀的导演，可以不断创作，女性可以做
很多事情，不需要惧怕任何不公平的眼光。

关注我们的观众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成
长中的女性。在某种时间的尺度上，我们是她
们前路上的背影，只要我们还在，她们就可以
无畏前行。《春逝》的剧尾处，舞台屏幕上会打
出的那一行字，“献给崎路同行的你”。那正是
我要对她们说的话。

《春逝》剧照

朱虹璇在剧场


